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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青年学生学习方式与社会互动模式在发生变迁的同时，伴随着积极情绪感知能力的弱化与消极

情绪高发。为探究其内在机制与干预路径，研究采集百度贴吧青年学生11,451条情绪表达文本，分析识

别青年学生情绪类型及消极情绪感知的诱因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青年学生受学业任务压力、家庭社会

规训、身心状态失衡以及自我迷失的影响，表现出情绪调节能力弱化、自我认同模糊与情绪循环积压等

特征。基于此，研究从教学模式、压力纾解、网络内容管控和数字素养教育四方面提出教育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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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learning pattern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of young student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accompanied by 
a decline in emotional perception and a rise in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To explore the under-
lying mechanisms and potenti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analyzes 11,451 emotion-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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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 collected from the Baidu forum “Student Party Bar”. Based on text analysi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primary emotional categories as well as the inducement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negative 
emotion percep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young students are influenced by academic task pres-
sure, family and social discipline, physical-mental state imbalance, and self-cognitive disorienta-
tion, exhibit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weakened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blurred self-identity, 
and cyclic accumulation of emotions.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proposes educationa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four aspects: teaching models, stress relief, online content management, and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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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全球社会与教育体系都在经历结构性变革。教育领域作为社会变革的关键

场域，在迎来效率提升与资源普及双重突破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赋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青年学

生群体中引发的情绪波动、认知混乱与心理健康问题等新型教育风险(Selwyn, 2021)不容忽视。当代青年

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日常学习与生活深度嵌入技术媒介环境，从信息获取、学习互动到身份建构

与网络表达，都对其情绪感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Prensky, 2001)。信息过载引发注意力碎片化，加剧认

知疲劳；社交平台虚拟比较机制放大个体焦虑与孤独感(Zuboff, 2019)；算法驱动的推荐机制强化用户情

绪偏向，催生“信息茧房”(Pariser, 2011)，加剧情绪异化(Zuboff, 2019)。这些使本应服务于教育的技术逐

渐偏离初衷，从解放工具异化为规训学生的结构性力量，侵蚀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心理健康。研究表明，

当今青年学生日均数字设备使用时长超过 8 小时，其中 43%的个体因社交媒体使用过度而学习动机减退

(Twenge, 2017)，27%因算法持续推送负面内容刺激引发情绪焦虑(Primack et al., 2017)，进而影响学生的

主体建构(Pekrun et al., 2009)。 
尽管学界对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已展开广泛探讨，关于青年学生在数字环境中情绪感知的真实状态、

成因机制及干预路径，仍存在三方面的不足。其一，已有研究多基于实验或问卷调查法，鲜有对青年学

生在真实数字场域中自然表达的观察与分析；其二，新时代消极情绪影响因素与传统时代相比发生了深

刻变化，青少年真实情绪危机的核心诱因仍未明晰；其三，教育干预策略多以情绪管理为主，缺乏将制

度设计、资源配置与数字素养教育融合的系统性路径。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青年学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百度贴吧”为研究对象，使用“八爪鱼采集器”抓取

“学生党吧”中青年学生 11,451 条情绪表达文本，采用社交媒体文本内容分析法，识别数字时代青年学

生情绪感知的网络表征，挖掘消极情绪感知成因的底层逻辑，提出面向未来教育的多维优化策略。 

2. 情绪感知：类型与效能 

情绪感知(Emotional Perception)是个体对自身及他人情绪状态的识别和理解情况(Mayer et al., 2008)，
是实现情绪调节与社会互动的基础环节。美国心理学家 Salovey 和 Mayer (1990)将其区分为自我情绪感知

与社会性情绪感知，强调其在心理调适与人际沟通中的功能基础，被广泛应用于情绪量表设计与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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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评估中(Schutte et al., 1998)。Goleman (1996)则将情绪感知纳入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双维结构，突出

其在复杂社会交往与学习情境中的调节作用，强调其对个体学习动机、课堂参与和行为规范的影响

(CASEL, 2020)。Lazarus (1991)指出情绪并非被动体验，而是个体对情境意义的判断引发的特定情绪反应。

根据情绪外在表征的不同，美国心理学家 Ekman (1992)将其划分为六种基本类型：喜、怒、哀、惧、惊

奇和厌恶。Plutchik & Kellerman (201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为八种情绪，即接受、愤怒、期待、厌恶、

喜悦、恐惧、哀伤、惊奇。Russell (1980)在对社会情绪分类体系研究中提出情绪环状模型，将情绪按照强

度与态度两个维度，分为四类，即高强度–积极型(如兴奋)、低强度–积极型(如满足)、高强度–消极型

(如焦虑)、低强度–消极型(如悲伤)，成为情绪观测的理论基础。 
大量研究表明，情绪感知与个体的学习动机与学习成就密切相关(Pekrun et al., 2009)，情绪状态在学

习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功能，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效率和学业表现(Tyng et al., 2017)。积极情绪，

如学习成就感或愉悦等，能够激活大脑海马体与前额叶皮层的协同机制，增强注意力、记忆效率

(Fredrickson, 2001)与问题解决能力(Tyng et al., 2017)。相反，焦虑、沮丧等消极情绪则会通过抑制认知资

源分配，削弱前额叶皮层的执行功能，影响注意力分散和决策能力，从而导致学习动机下降，削弱学习

效能(Eysenck et al., 2007; Pessoa, 2008)。德国教育心理学家 Pekrun (2009)等人构建的学业情绪模型进一步

揭示，学生对学习任务的控制感和价值感的主观评价是情绪类型的重要决定因素，共同塑造情绪体验。

缺乏目标清晰度或能力认知不足的学生更易陷入消极情绪循环，削弱其内在学习动机，从而影响学业表

现。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改变了情绪感知的环境结构，技术不仅赋能学习，也加剧注意力分散、任务压

迫与评价焦虑，易引发学生认知负荷过重和情绪失调(Leppink et al., 2013)；在社交媒体与算法推荐机制主

导的信息生态中，个体情绪呈现出更强的被动性与操控性，对学习绩效产生不良影响(Selwyn, 2021)。因

此，必须对数字时代青年学生的情绪感知予以密切关注。 

3. 数字时代青年学生情绪感知的网络表征 

基于对百度贴吧“学生党吧”高频文本的整理分析，发现青年学生呈现出消极情绪主导和调节能力

薄弱的特征。基于拉塞尔情绪环状模型，对四类情绪感知的网络表征梳理如下。 
高强度与低强度积极情绪的网络表征为自我认可和压力缓冲。尽管积极情绪在网络表达中占比相对

较低，但出现情境的一致性较高。其中，高强度积极情绪通常与社交互动、团体活动成功或学业目标达

成相关联，反映了自我对社交和个人成就带来的即时、强烈的正向情感反馈。低强度积极情绪则更多地

出现在日常闲暇、压力缓解或微小确幸的时刻，这类情绪虽强度不高，但对缓冲负面压力、维系基本心

理平衡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高强度消极情绪的网络表征为制度冲突与自我否定的爆发。以生气、害怕、挫败、沮丧为代表的高

强度消极情绪在文本中频繁涌现，是青年学生在面对如评价不公、学业高压、沟通障碍等外部压力源或

如能力怀疑、目标失落等内在认知失调时的显著情绪爆发。生气多指向外部冲突源，特别是对家庭或教

育管理方式的不满；害怕则紧密关联考试、答辩、公开表现等高评价压力与适应困难带来的强烈不安；

挫败感源于考试或竞争失利、目标未达成或努力受挫；沮丧感则表现为更深层次的动机丧失和自我否定，

指向长期压力下的无力与绝望。这些高强度情绪具有显著的爆发性和传染性，易在网络社群中引发共鸣

与扩散。 
低强度消极情绪的网络表征为慢性压力下的情绪消耗。以苦恼、疲惫、烦闷、厌倦、悲伤构成的低

强度消极情绪构成了青年学生网络情绪表达的普遍底色。这类情绪强度相对温和但出现频率极高、持续

时间长，深刻反映了日常学习生活持续压力下的情绪消耗状态。苦恼感常与人际关系困扰、学业任务管

理困难或生活琐事相关；疲惫感是身心俱疲的直接表达，揭示了学习负担、社交消耗与生活节奏紧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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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能量枯竭；烦闷感体现了动机不足、认知疲劳与价值感缺失下的烦躁心境；厌倦感则是对重复性、

强制性任务的直接抵触；悲伤感相对较少，多与失落、孤独或被误解的体验相关。这些低强度但高频的

消极情绪如同慢性背景音乐，持续侵蚀着学生的心理韧性与学习效能。 

4. 青年学生消极情绪感知成因的底层逻辑 

在网络表征的基础上，研究系统归纳出青年学生情绪困扰背后的核心构成因素，最终提炼出 4 个主

范畴与 12 个副范畴，分析了青年学生消极情绪感知的底层逻辑。 
(一) 学业任务中的压力体验与压迫性认知的情绪外化 
在学校学习制度日益规范化、标准化的背景下，青年学生学业压力呈现出任务密集、时限明确、评

估频繁等多重特征。首先，课程安排、选课规定、论文提交等具体任务所带来的时间压迫造成的学业负

荷感知显著增强了情绪反应的高频性，学生在面对被动赶工与进度滞后时产生深度的疲惫、焦虑与无力

感；其次，当学习成果高度依赖一次性考试时，学生极易陷入焦灼状态，情绪上表现为紧张、失控和自

我质疑；此外，在网络环境中，综合测评排名、保研落选等信息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导致学生在群

体比较中加剧自我否定与情绪失衡。 
(二) 家庭社会关系中的价值规训与身份期待的情绪冲突 
在宏观社会文化与家庭教育目标的双重压力下，青年群体面临来自父母、师长以及社会舆论的多层

次期待。首先，家庭期望的比较压力通过“他人之子”的隐性标准传递至个体身上，产生强烈的责任感

与焦虑感。其次，对考研、保研等教育晋升通道的不安全预期，使学生反复在选择与放弃之间游移，情

绪体验从积极筹备转向消极逃避。与此同时，就业难、专业适配度低、社会竞争激烈等客观条件，使“大

学毕业即失业”等表达成为典型的社会性焦虑反映，反映出个体在价值认同与现实困境之间的矛盾。 
(三) 日常状态中的身心失衡与情绪低落的身心体验 
青年学生的情绪感知不仅体现在心理层面，也深度嵌入到日常作息与生理反应之中。首先，长时间

的精神紧张与数字产品的过度使用削弱了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导致身心失调与睡眠节律紊乱。其次，

在数字世界持续性的精神透支，造成慢性疲劳、专注力衰退、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等问题相伴而生。

此外，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情绪波动的高频化与敏感化趋势，表现为情绪不稳定和负面情绪自

我强化与循环积压等。 
(四) 数字空间中的自我认知建构与文化身份的迷失体验 
在网络高度渗透的学习与社交语境下，青年学生的自我认知与价值判断愈发受到数字化互动的影响。

“不自信”、“怀疑自己”等自我否定倾向的表达频繁出现，体现个体存在内心不确定与价值感缺失的

问题。内驱缺失与躺平心态的表达，更呈现出“动力枯竭–情绪低落–行动停滞”的链式反应模式，体

现部分学生学习与生活中动能的断裂。对未来职业、自我定位及人生方向选择的茫然与无措，体现出认

知模糊与情绪体验的低落空洞化。 

5. 针对青年学生情绪问题的教育优化策略 

(一) 以“干”破“焦”，让青年学生在“干中学”的教学模式中重获朝气 
青年学生正处在生理机能旺盛、精力充沛、探索欲强的阶段，发展性和可塑性强。当前的情绪积压

与焦虑问题，与传统单向灌输式教学模式下知识传递抽象化、学习反馈延迟化和数字诱惑频繁化密切相

关，导致学生难以建立学习内容与现实应用的关联，进而削弱学习意义感，形成情绪内耗。破解这一困

境的核心路径在于重构教学范式，推行“干中学”的实践导向教学法。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

任务，引导学生在具体行动中完成知识的内化与迁移，不仅直观感知到学习成果的现实转化，有效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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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反馈周期，更能通过实践获得感构建学习意义的认知，从而消解情绪焦虑，激活内在发展

动能。 
(二) 纾解中年人与学校的压力，回归教育本质 
中年群体作为家庭核心力量，其压力状态与情绪状态会通过日常言行形成“家庭情绪场”，直接影

响青年学生对生活意义的认知与建构。唯有先缓解中年人的生存压力、消除其焦虑情绪，使其能以平和

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青年学生才能从父母的言行举止中直观感知到生活的价值与幸福感，进而建立正

向的生活认知与发展预期。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更需回归教育本质，摆脱对单一考核指标的过度依赖，

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置于核心位置。通过以爱为底色的教育实践，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与心

理成长，为其提供多元发展的平台与空间。唯有家校社形成合力，从源头纾解中年群体和学校的压力与

焦虑，才能为青年学生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最终推动其实现多元化、高质量发展。 
(三) 屏蔽诱惑性和负能量网络内容，重建日常节律与情绪韧性 
数字时代，青年学生身心节律紊乱与情绪韧性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诱惑性和负能量网络内容的影

响。应从制度层面规范青少年可使用的电子产品类型和可触达的网络内容，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

的网络环境。与此同时，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帮助青年学生建立基础的情绪识别与自我调节

能力，从源头上预防负面情绪的累积。针对已经紊乱的学生，可倡导“校园健康生活计划”，组织晨跑、

瑜伽冥想、艺术治疗等团体活动，鼓励学生将运动、睡眠、饮食等生活行为纳入正向循环，从身体层面

修复情绪系统。 
(四) 强化数字素养教育，引导自我认知与价值建构 
强化以“情绪管理 + 认知调节 + 身份建构”为核心的数字素养教育，推动青年学生健康发展。首

先，应从课程建设入手，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通识课体系，加强“情绪识别与社交媒体心理效应”模块

的训练，使学生学会理性思考和合理对待网络内容。其次，鼓励学生进行“创意型表达”与“正向自我

呈现”，通过主题摄影、短视频创作、数字故事讲述等方式，帮助其在互联网空间中建立积极、真实的

自我形象，减少自我否定与外部评价依赖。同时，引导构建温和、理性、多元的网络文化氛围，借助公共

平台为学生情绪表达提供安全释放场域。数字素养教育不仅是一种信息技能培训，更是一种心理赋权过

程，需要帮助学生在数字社会中具备认知自主、表达自由和情感稳健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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